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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英语的全球化与本土化构成了当今复杂的世界英语语境,形成了各具文化特色的多种

英语变体,中国英语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。文章以世界英语理论和研究方法为基础,考察英语在

中国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功能、语言形态以及认同度,探究中国英语由使用型变体到制度化变体的

可转换性,在充分说明中国英语在世界英语语境下所具备的交际功能、文化功能和认同功能的立论

基础上,论证了中国英语的本体论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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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、引言

中国英语研究如果从20世纪80年代葛传槼提

出概念算起,到今天已经有38个年头了。30多年

来国内学者围绕中国英语的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3
个阶段:20世纪80年代末,翻译界首先针对“汉译

西化”与“西译汉化”在中国英语中的地位问题展开

了论争。90年代初,部分学者又围绕中国英语定义

和本体论问题展开了讨论。进入21世纪,中国英语

研究呈现出两条主线:一是向相邻学科拓展,如翻

译、英语教学、跨文化交际等;二是地位之争依然激

烈。30多年来国内学者对中国英语的研究也颇具

“中国特色”:一是延续时间长,二是意见分歧大。目

前中国英语的本体论问题虽经长期争论,但仍没有

定论,这在世界各类英语变体研究中实属罕见。

Kirkpatrick认为,这体现了中国人注重名分的传

统,可谓名不正则言不顺[1]121。谢之君当年提出搁

置中国英语争论,从问题研究着手[2]。这在中国英

语研究的初始阶段是适宜的,但随着中国英语发展

和研究的深入,以及中国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,中国

英语本体论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命题,它还

关系到以英语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对外推介的话语权

问题[3]。本文将从世界英语理论出发,结合国内外

学者对中国英语本体论地位的相关研究,考察英语

在中国对内或对外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功能,

尝试对中国英语本体论地位问题做出解答。
二、本土语言模式框架下的世界英语研究回顾

20世纪50年代,随着英、美殖民地国家的纷纷

独立和民族意识的觉醒,世界范围内爆发了一场英

语“独立”运动。各种带有地域或民族特色的英语变

体不断出现,在本国对内对外交往中发挥着越来越

重要的作用。这一现象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早

期的研究展现了各类英语在语音、词汇、句式等层面

上的特点,同时流露出学者对英语标准“恶化”的担

忧以及强化标准英语地位的主张。20世纪70年代

末,世界英语研究出现了重大变化。1978年,以“非
本族语语境下的英语”和“英语作为国际国内交流手

段”为主题的全球性研讨会首次举行,英语多元化的

研究由此拉开了帷幕。1988年,专门的国际性研究

机构TheInternationalCommitteefortheStudyof
WorldEnglishes(ICWE)成立,1992年更名为The
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orld Englishes
(IAWE)。在此后的20多年里,IAWE共举行了19
次年会,就 EIL(EnglishasanInternationalLan-
guage)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。专

门的学术期刊相继创刊,并成为世界英语研究成果

的主要展示平台,如EnglishWorld-Wide、English
Today、WorldEnglishes等。与此同时,世界英语

研究的学术成果大量涌现,其中最令人瞩目的莫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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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B.B.Kachru的研究。Kachru的“三大同心圆”
理论为世界英语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作为一名美

籍印裔语言学家,他从印度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出发,
考察了英语在印度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功能,
肯定了印度英语在特定语境中的表现形式。Kach-
ru从语言生活,而不是理论定式入手研究语言现象

的方法给世界英语研究带来了一场范式革命。同

时,他的英语标准“多元论”不可避免地和Quirk的

英语标准“唯一论”发生了激烈的交锋。20世纪90
年代初,这场围绕英语标准问题的争论以“多元论”
的胜利而告终。Quirk的观点也发生了转变。最近

20余年世界英语的研究趋于多元化,但总体上体现

出一种强烈的“语言学领域内的人权”。在世界英语

研究领域,除了对各类英语进行形式描写之外,学者

们的研究主要围绕英语的使用和使用者展开。在使

用方面,ENL(Englishasanativelanguage)、ESL
(Englishasasecondlanguage)、EFL(Englishasa
foreignlanguage)等概念逐渐被EIL(Englishasan
internationallanguage)所代替,英语的使用范围和

功能得 到 极 大 扩 展;在 使 用 者 方 面,NS(native
speaker)与 NNS(non-nativespeaker)之间的研究

界限日益变得模糊。英语的所有权和仲裁权从NS
手中逐渐转交给了广大的NNS手中。在社会语言

学研究领域,学者们更多地从语言生活入手考察英

语在不同国家特定社会和历史时期所发挥的功能,
对各类英语进行描写。在应用语言学研究领域,以
标准英语为代表的外来语言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

疑,本土语言模式日益受到重视。许多国家的英语

教学都开始注重以本土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的共存

和互动,欧盟、日本等地区和国家已经着手本土语言

模式框架下的教材开发和教师培训。
三、世界英语本体地位的确立:使用型变体到制

度化变体的可转换性

Kachru 在 其 主 编 的 论 文 集 The Other
Tongue:EnglishAcrossCultures中首次将各类非

母语型英语变体划分为使用型变体和制度化变体。
他认为,使用型变体是作为外语的,具有地域或民族

特色的变体;而制度化变体是作为二语的,具有本体

论地位的变体[4]55。

Kachru的观点以及他的世界英语“三大同心

圆”(参见图1)理论将一种英语变成了多种英语。
许多非英语国家的学者对此产生了共鸣。然而,

Kachru认为制度化变体和使用型变体之间存在着

一个“灰色地带”,“制度化变体一开始总是表现为一

种使用型变体,其各个方面的特征缓慢地赋予它不

同的地位”[4]55,他将二语型变体纳入世界英语变体

范畴中时,却把外语型变体排除在外,而作为 “范式

依赖型变体”(norm-dependentvariety)的外语型变

体,它的取舍要依赖母语型变体和二语型变体的认

可。这种看似是一种学术标准的差异,实则带来了

两种变体完全不同的处境。一旦被制度化,就拥有

了“经营英语”的合法地位。两种变体的不同地位关

系到它们所承载的文化话语权和民族自尊心。正因

为如此,Kachru的观点也受到了众多学者的质疑。

Kirkpatrick认为,“三大同心圆”理论“低估了英语

在扩展圈国家所发挥的功能”[1]29。

图1 Kachru的三个同心圆模式

注:内圈国家以英语为母语;外圈国家以英语为

二语;扩展圈国家以英语为外语

从世界英语现状及理论发展来看,使用型变体

未必不会成为制度化变体。这取决于三个因素:功
能、形式、认同度。

在功能上,人们一般认为,制度化变体主要指具

有官方地位的、满足内部使用的变体。使用型变体

主要指不具有官方地位的、满足外部使用的变体。
这似乎是说使用功能的内外差别是区别两种变体的

唯一标准。然而,世界英语语境要远比这复杂得多,
使用型变体未必没有内部使用功能,英语在许多亚

洲、欧洲、非洲国家和地区的使用状况都说明了这一

点。按照Kachru的划分,一种变体的内部使用功

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:一是工具功能,即在教育体

系的不同阶段作为学习媒介所发挥的作用;二是规

范功能,即在司法系统和行政机构规定人们行为的

功能;三是人际功能,即在多语言和多文化背景下成

为操不同语言或方言人们共同使用的交流工具;四
是想象功能,即英语成为一种本土文学创作的工具。
决定一种变体本体论地位的关键在于这四种功能的

使用深度和广度[4]58-59。
在形式上,制度化变体已经合法化,具有本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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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义,也就是说,英语作为国内使用类的变体中的变

异现象已相对固定,有一定的生成与发展规律可循

了。换言之,制度化变体较之使用型变体来说,其变

异量更大,规律性更强,具有更大的研究价值。因

此,两种变体间的不同主要涉及本土文化介入量以

及稳定性问题。因此“外圈和扩展圈不能永远被看

作是界限分明的”[5]13-14。
在认同度上,制度化变体已经得到了使用者的

认可,被看作是一种标准的英语范式。Kachru认

为,非母语型英语变体的制度化大致经历三个阶段:
从初期不被接受的本土化变体,到该变体内部逐渐

分化出一些次变体,再到这种非母语型变体慢慢被

当作一种范式被接受,这是一个渐进的对本土化变

体的认同过程[4]56-57。
可见,使用型变体转化为制度化变体完全取决

于英语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

用,介入本土生活的广度、深度和时间以及拥有的语

言形态。因此,考察语言生活才是界定两种变体的

可靠途径,这也是世界英语研究的主要方法。英语

在欧盟不仅是国际交流的媒介,而且是各国国内媒

体、商务、教育等领域内的通用语。在德国、荷兰、卢
森堡等国家,英语同这些国家的母语一样被看作是

“首要语言。英语还是欧盟国家之间交流时所使用

的语言,正成为整个欧盟的内部语言。“欧盟英语”
(Euro-English)早已进入学者视野,对它的形式描

写也已经开始。前些年,随着欧盟的扩容和欧洲一

体化进展,欧盟英语也被赋予了身份认同功能。
“‘欧盟英语’这个标签界定出了那些英语使用者,他
们既不是英国人,也不是美国人、加拿大人、澳大利

亚人或者其他本族语者,他们是独特的欧洲人”[6]。
随着英语在欧盟国家的日益普及,一种新的本土化

变体会最终形成,“这种欧盟英语有可能会被制度

化”[6]。据此,Berns修改了 Kachru的三个同心圆

理论,将外圈和扩展圈之间的实线改为虚线,以体现

它们之间的重叠部分(参见图2)。Tavitsainen和

图2 Berns对三个同心圆的修改模式

Pahta认为,随着英语的普及和使用人数的增加,二

语者将向内圈的母语者转变,而扩展圈内的外语者

将向外圈里的二语者转变 [7]70。目前世界上大概有

20个国家正在从英语外语型国家变为英语二语型

国家,如阿根廷、丹麦、挪威、苏丹、瑞典、瑞士等。
四、中国英语的制度化

中国英语的“制度化”,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:内
部使用功能;经过充分描写、具有稳定形态的语言标

准;人们对这一变体的接受程度。欧盟、日本等一些

地区和国家的社会语言学现状和学者们的研究方法

为我们研究中国英语的制度化提供了借鉴。到目前

为止,反对中国英语的声音主要基于三点理由:一是

英语在中国主要满足对外交往的需要,属于使用型

变体;二是中国英语是一种干扰性变体,缺乏交际功

能[2];三是中国英语的存在依赖于英语本族语者的

认同[8]。这些观点有一个共同缺陷:中国英语没有

中国。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这些观点受一定的理论

定式和传统思维的局限。这些观点与世界英语的理

论依据相去甚远。所以,中国英语的本体论研究要

想走出目前的困境,首先需要一场范式变革,即采用

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,考察英语在中国社会生活

中的使用状况、在具体语境下的交际效果和语言形

态,以此来界定它的地位问题。
“英语在中国社会的传播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

教育和语言现象之一”[9]。中国有4亿左右英语学

习者或使用者,占国民人口近3/1,超过英语本族语

者的人口总和[9]。其庞大的使用者数量以及和中国

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预示着英语在中国发挥着重要

的内部使用功能。早在20多年前,ZhaoYong和

Campbell就分析了英语在中国教育、医疗、媒体、英
语角等领域内的使用状况,并认为英语在中国的首

要功能不是满足对外交往的需要,而是为了满足中

国人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流动性需求[10]。Bolt-
on和 Graddol也分析了英语在教育、海外留学、职
业晋升等领域所发挥的重要功能,并主张从各个侧

面对中国英语进行社会语言学研究[11]。近年来,学
者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不断取得进展。学者们的研究

展示了英语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各种内部使

用功能,表明英语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生活十分重要

的交际工具。
英语与中国社会的密切交融使得它发生了系统

性变异,由此导致了中国英语的产生。中国英语正

在成为一种新兴的制度化变体,这一结论是建立在

对它系统描写的基础之上的。Kirkpatrick和Xu按

照Butler提出的关于本土英语变体存在的五个标

准:统一而独特的发音标准、表达本土概念的词汇、

·211·

第38卷 第2期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 2018年3月



一定历史的语言社区、书面语形式的文学作品、成套

的工具书等,逐一核对了中国英语发展现状后认为,
中国英语已经满足了前三个标准,属于“发展中的变

体”。同时,他们还预言,随着中国更加自信地走向

世界,几亿中国英语使用者将不可避免地创造出作

为一种范式被社会广泛认可的中国英语变体[12]。

Ao和 Low 还 对 中 国 英 语 次 变 体———云 南 英 语

(YunnanEnglish)的语音系统进行了描写[13]。在

Kachru看来,次变体的出现是一种变体制度化的关

键指标[4]56。近年来,学者们对中国英语的描写更

加完整。Xu用真实语料对中国英语进行了系统描

写[14],引起广泛关注。“Xu的著作有力地证明,我
们有 理 由 把 中 国 英 语 变 体 看 作 是 客 观 存 在

(的)”[15]。
认同度是使用者对一种变体的感情依赖程度及

自信度。中国英语的认同过程类似于印度英语:早
先是全盘否定,后来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认可。

Kirkpatrick、Xu和胡晓琼分别做了相关的问卷调

查,28.1%[12]和39.7%[16]的认可度调查结果均表

明,中国英语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。凤凰网

2009年10月份的一次调查也显示,中国英语的支

持率高达75%。Kirkpatrick认为,尽管中国属于扩

展圈国家,但中国英语的形成速度远远超过任何一

个外圈国家的变体[1]152。因此,他建议中国政府应

该明智地承认中国英语的合法地位,以使广大教师

和学生充分享受到选择本土语言模式所带来的好

处,比如对语言的熟悉度,使用语言时的舒适度以及

教材选择和教师录用时的灵活性等。除此之外,在
当今世界英语语境下,中国英语所带来的最大好处

莫过于它所履行的文化认同功能。
如今,世界范围内的英语正在走向分化,而不是

趋于一致,原因之一是出于认同的需要。人们在国

际场合使用英语时在发音、措辞、语篇组织等方面的

不同体现出了使用者的价值趋向,同时还能唤起具

有相同价值趋向的使用者的共鸣。语言学界有一句

名言:Youarewhatyouspeak(你就是你说的话),
它体现了语言与使用者身份认同之间的天然联系。
正如Crystal所言:“世界英语表达着民族身份,而
人们在提倡标准英语的时候,往往低估了这一功

能”[17]134。中国人在国际场合应该用什么标明自己

的身份呢? 如果是汉语,那等于自弹自唱。如果是

标准英语,那等于是对盎格鲁—撒克逊人的身份认

同,而不是是对自身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。所以,对
中国英语的认同,不仅是一个语言学判断,还是一个

文化自信心问题。NiuQiang和 MartinWolff曾经

警告:对外来语言模式的过分依赖有可能把中国变

成“中格兰”(Chingland)[18]。在文化功能方面,作
为国际通用语的英语不应只为盎格鲁—撒克逊文化

所“御用”,而应成为各类文化的载体。各类英语的

出现反映了多元化的本土文化和社会政治语境。英

语在词汇、句式、语体、语篇、语用等方面的本土痕迹

构成了特定语境下的文本,交际双方正是通过这些

特征了解并熟悉一种完全不同于自身文化的异域文

化。不同的英语代表着不同的文化,中国英语也可

以代表中国文化。传统观念将英语与本土文化视为

一对矛盾,经常通过打压英语的办法来弘扬本土文

化。然而,世界英语理论却认为,通过“文化去除”
(deculturation)和“文化植入”(acculturation)两个

过程,可以做到英语与本土文化的结合,使之更好地

为我所用。Canagarajah将此描述为“借用主人的工

具,拆除他的房子,建造自己的房子”[19]202。中国正

在实施文化软实力建设战略,在对外交往中我们应

该选择什么语言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,从而发出自

己的声音呢? 就目前来看,如果仅仅依赖汉语,那无

疑是放弃了国际交流的主阵地。英语是世界通用

语,无论愿意与否,只要想让世界听到自己的声音,
就得使用英语,因此,我们要学会用自己的“说话方

式”并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“讲话”[20],在话语权的

构建中确立中国英语的本体地位。因为我们很难设

想,一种语言是非法的,而它所代表的文化却是合

法的。
五、结语

英语的全球化与本土化构成了当今世界前所未

有的复杂语境,这种语境是世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

多种因素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,同时又对世界各国

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产生着深远影响。因此,正确

解读世界英语语境,结合自身发展的需要,制定本国

的英语教育教学政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

共同课题。然而,“英语在中国的社会语言学意义远

远超出了外语教学的范畴”[21]207。中国英语既是一

种语言现象,也是一种文化现象。作为语言现象,它
所呈现出的形态已经具备了制度化特征;作为文化

现象,它植根于中国文化,拥有庞大的使用者群体,
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,同时

又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。这一切迫切需要我们

对中国英语的地位问题给个说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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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TheglobalizationandlocalizationofEnglishformsthecurrentlycomplexcontextofWorldEnglishes,andcauses
manyEnglishvarietieswithdifferentculturalcharacteristics.UnderthisbigsocialbackgroundChinaEnglishcomesintobeing.
Sincetheconceptof"ChinaEnglish"beingproposed,ithasgonethrough38years,buthasnotyetbeenofficiallyrecognized
andhasitsownstatus.BasedonWorldEnglishestheoryandmethodology,thispaperexaminestherolesthatEnglishplaysin
thesociallifeofChina,thelinguisticformsandtherecognition,exploresthetransformationpossibilityfromperformancevari-
etytoinstitutionalizedvariety.Italsoanalysesthecommunicative,culturalandidenticalfunctionsofChinaEnglishinthecon-
textofWorldEnglishes,andjustifiestheontologicalstatusofChinaEnglish.
Keywords:WorldEnglishes;ChinaEnglish;ontologicalstatus;performancevariety;institutionalizedvariet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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